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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

阅读作为教学中重要部分之一，常常受到学者们的

关注。随着科技的发展，线上阅读教学开始出现，多媒

体注释作为一种新兴的计算机辅助技术被多次应用到在

线阅读中。

注释是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提供单词的解释或定

义，以此来帮助学习者的阅读和理解 [1]。最初的注释以

文字的形式出现，但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也对原本的

文本注释形式产生了影响，继而多媒体注释开始出现。

多媒体注释由传统的文字解释说明发展为与图片、声音、

视频等形式相结合的注释形式。

本文将综述国内外学者将在线阅读中的词汇习得与

多媒体注释相结合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为多媒体注释的

作者简介：陈垣安（1998—），女，四川省宜宾市人，四

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二语习得。

开发和使用提供参考，同时也对线上教学以及线上阅读

课程有所启示。

2　在线阅读中的多媒体注释对词汇习得的研究

本文以国内外在线阅读中的多媒体注释对词汇习得

的相关研究为考察对象，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文献梳

理，主要分为不同多媒体注释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不

同多媒体注释位置之间的比较研究和不同学习任务下多

媒体注释之间的比较研究。

2.1 不同多媒体注释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

Boers，Warren，Grimshaw 和 Siyanova-Chanturia[2] 以

31 名第二语言为英语的新西兰大学生为受试，考查阅读

中“文字 + 图片”注释和“文字”注释对于受试者注意

力的影响以及词汇习得的作用。研究表明不管是从注视

时间上还是阅读次数上，“文字 + 图片”注释都引起了受

试者更多的注意且在单词测试中“文字 + 图片”的受试

者成绩要优于单纯靠“文字”注释的受试者。

Yoshii 和 Flaitz[3] 的研究以 151 名第二语言为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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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大学生为受试，将他们分为 3 个实验组，并

先后进行了 2 次词汇测试，对受试者的短时记忆和长期

记忆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这 2 次测试中“文字 + 图

片”注释组的成绩都要高于“文字”注释组和“图片”

注释组。Shahrokni[4] 也关注到了阅读中多媒体注释对于

二语词汇附带性习得的作用。该研究也设置了 3 个实验

组和 2 次词汇测试，并且也得到了相同的实验结论，即

“文字 + 图片”注释组的词汇附带性习得学习效果最好。

Zarei 和 Mahmoodzadeh[5] 则关注到这 3 种注释形式对

二语词汇产出的影响。他们以 104 名第二语言为英语的

印尼高中女学生为受试，设计了 4 个实验组，分别为单

一的文字组，单一的图片组，图片和文字组以及无注释

组，研究表明有注释的学习效果优于无注释的学习效果。

与他们的研究类似，Tabatabaei 和 Shams[6] 以 60 名第二语

言为英语的伊朗女高中生为受试，设计了 4 个相同的实

验组，但是研究结论有部分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在词汇

学习效果上，多媒体注释组要优越于无注释组，在词汇

学习表现上，“文字 + 图片”注释组的词汇学习表现要比

另外两个注释组好。

Mao 和 Zhang[7] 以中国 117 名学习英语的大学生为受

试，研究了阅读中多媒体注释对于词汇习得的影响。该

研究在语言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她们分别比较了中文注

释组和英文注释组之间的差别，其中学生在母语辅助的

情况下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为 了 深 入 了 解 受 试 者 读 取 注 释 信 息 的 过 程，

Yanguas[8] 采取有声思维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受试

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不同类型注释的注意程度。通过对有

声思维的材料进行分析，使用注释组注意到的词汇明显

多于控制组，但是在词汇测试上不同组之间并没有显著

差异。

Warren，Boers，Grimshaw 和 Siyanova-Chanturia[9] 以

52 名第二语言为英语的惠灵顿大学生为受试，使用眼

动仪对受试者的阅读过程进行记录，考查阅读中的多媒

体注释对于受试者新词记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图

片”注释组对于新词记忆的表现最佳，虽然这一组对这

些新词的注意时间最短。

张云勤和许洪 [10] 比较了中国学生在阅读中使用三种

不同类型注释的学习效果，并对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进

行区分，探讨不同水平是否会对阅读中多媒体注释下的

词汇习得产生影响，并且先后进行了 2 次词汇测试。研

究结果表明：对高水平受试而言，在词汇测试中 3 种形

式相结合的注释的学习效果要优于 2 种形式的组合。对

于低水平受试而言，无论何种注释形式都没有显著差异。

郑定明 [11] 以 117 名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为受试，

考查了多媒体注释对中国学习者在阅读中习得英语词汇

的作用。该研究同样以不同语言和不同注释形式相结合

进行比较。通过分析结果表明母语和图片的组合形式能

够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不同多媒体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文字、

图片或者声音的形式为主。其中部分研究还引入了语言

变量和语言水平变量对学生的词汇学习成果进行考察。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结果中都证明了组合注释组的词汇

学习效果要比单一注释组的词汇学习效果要好，但是在

哪种组合模式更有利于语言学习者习得词汇方面没有一

个统一的研究结果。此外，仅有部分研究将定量研究方

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眼动仪或有声思维等方

式测量词汇学习效果。另外，采用什么样的注释材料和

注释形式更有利于学习者的词汇附带习得也给学者们提

出了新的挑战。

2.2 不同多媒体注释位置之间的比较研究

兰国帅和张一春 [12] 在理查德·梅耶的“临近原则”

启发下，认为多媒体英语阅读环境中词汇注释的最佳原

则为“就近注释”。他们以 79 名重庆大学学生为受试，

比较了在 4 种不同位置的多媒体注释对于英语阅读中词

汇习得的作用。研究结果为最靠近注释词的注释能够发

挥最好的作用。

AbuSeileek[13] 以 80 名学习英语的沙特大学生为受试，

探讨了在 4 种不同位置的多媒体注释对于英语阅读中词

汇习得的影响，此外还对受试者对于多媒体注释的喜好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媒体注释出现在页边空白处的

位置对于词汇习得的效果最好，同时受试者也更喜爱多

媒体注释出现在页边空白处。

在 AbuSeileek[14] 另一项研究中，受试为 78 名约旦英

语学习学生。研究问题为多媒体注释出现的位置是否会

影响受试者在词汇习得测试中的表现。该研究同样设置

了 1 个控制组和 4 个实验组，控制组的阅读中不出现多媒

体注释，4 个实验组的阅读中注释分别在注释词之后、页

边空白处、屏幕底部和弹出窗口出现。研究结果表明受

试者最好的表现是当多媒体注释放置在注释词之后。

总体而言，2 例研究结果证明多媒体注释紧随注释

词后出现能够使学生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但是以上 3

例关于多媒体注释位置的实验设计主要对受试者的短时

词汇记忆进行了测试，对词汇的长期记忆效果没有进行

研究。

2.3 不同学习任务下多媒体注释之间的比较研究

研究多媒体注释的类型和多媒体注释的位置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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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媒体注释的呈现方式会对受试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而另一个研究角度则是给受试者不同的学习任务。

Abraham[15] 以 102 名第二语言为西班牙语的美国大学

生为受试，将受试者分为 3 个组，分别安排了不同的学

习任务。第 1 个组为控制组，受试者在阅读中没有任何

目标单词的多媒体注释的辅助；第 2 个组为选择组，受

试者可以在阅读中选择查看或者不查看目标单词的多媒

体注释；第 3 个组为强制组，受试者在阅读中必须查看

目标单词的多媒体注释。研究结果显示选择组和强制组

在词汇测试的表现明显优越于控制组。

Khezrlou 和 Ellis[16] 以 99 名学习英语的伊朗大学生为

受试，比较了 3 种不同学习任务下受试者在词汇测试中

的表现。该研究中有 3 个实验组，第 1 个为控制组，受试

者在阅读中既没有目标词汇多媒体注释的辅助，也没有

目标词汇的列表和它们的母语翻译；第 2 个组为附带组，

受试者在阅读中可以查看目标词汇的多媒体注释；第 3

个组为显性组，受试者在阅读中会得到一份目标词汇的

列表以及目标词汇的母语翻译。结果表明显性组在词汇

测试的表现最佳。

Türk 和 Ercetin[17] 以 82 名土耳其第二语言为英语的高

中生为研究对象，研究议题为在 2 种不同学习任务下阅

读中多媒体注释对于词汇习得的作用。82 名高中生组成

了 2 个实验组，一个实验组中受试者可以选择使用目标

词汇的“文字”注释或者“图片”注释；而另一个实验

组中受试者只能同时接受目标词汇的两种注释。研究结

果发现同时接受目标词汇的“文字 + 图片”注释的受试

者在词汇测试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Sadeghi，Khezrlou 和 Modirkhamenh[18] 以 135 名 第 二

语言为英语的伊朗大学生为受试，考查了在 3 种不同学

习任务之下阅读中多媒体注释对于词汇学习的影响。该

研究将受试者分为 4 个组，第一组的受试者在阅读中既

能得到目标词汇的列表及母语翻译也能得到查阅注释的

机会；第二组的受试者在阅读中有选择是否查阅多媒体

注释的权利；第三组的受试者必须在阅读中查阅注释；

而第四组的受试者没有注释也没有词汇列表。词汇测试

后的结果发现强制组的词汇习得效果要比剩下 3 个实验

组好。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中多媒体注释下的词汇学习任

务主要是以隐性词汇学习和显性词汇学习为主。强制查

看目标单词的多媒体注释和提供目标词汇列表都属于显

性词汇学习任务，而选择查看多媒体注释则强调的是词

汇的隐性学习。但是对于不同二语水平或者不同外语水

平的学习者而言，这样的学习任务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

词汇习得效果，是学者们需要继续研究的议题。此外以

上研究在实验之后缺乏调查问卷或者采访以了解受试者

对于哪种学习任务更有利于词汇习得的看法。

3　在线阅读中的多媒体注释对词汇习得的研究展望

首先，研究对象数量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大学生群

体，对于初中学生或者高中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较

少。考查了语言水平这一变量对于在线阅读中多媒体注

释对词汇学习的作用，但对于语言水平的划分没有统一

的测量标准。另外研究着重点在于研究对象整体的学习

效果而对于受试者个体的关注较少。因此今后的研究在

研究对象数量、语言水平以及受试者个体行为上有待进

一步深入探究。

其次，研究中的目标词汇多以单个生词为主，通过

在在线阅读中对单个目标词项添加多媒体注释，再通过

词汇测试了解学生们的词汇习得效果。对于在同样条件

下多个生词或者语块的习得鲜有研究，今后的相关研究

可以考虑增加目标词的数量或者使用目标语块对学生的

习得进行检验。

第三，在词汇测试题目上，研究中虽然在研究过程

中设计了不同的注释类型如“图片”注释、“声音”注

释等，但是在词汇测试上多采用文字类型的题目考察学

生们的学习效果，没能采用相应的图片或声音等类型题

目来测验学生们的词汇习得。以上研究中的词汇测试主

要以单词匹配和单词解释为主，测试题目类型较为单一。

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借鉴已有研究题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展：一方面可以提供图片、声音等其他类型的题目进行

测量，另一方面可以设置选词造句等其他题目进一步考

察学生对生词的掌握程度。

第四，研究中并没有将在线阅读作为一个考察的变

量，在线阅读类型的变化、在线阅读长度的变化等其他

有关在线阅读的变化是否会对多媒体注释下的词汇习得

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值得未来的研究关注。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定量

的研究方法，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结合的

研究还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从而

得出更好的实验结果。

最后，研究中主要关注一个变量的比较研究如多媒

体注释类型、多媒体注释位置和学习任务，对于多媒体

注释类型、多媒体位置和学习任务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没有过多重视。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这三者中的两个或

者三个进行交互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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